
呷尔初夏
□ 李存刚

风雨过后的落日

那个夏日的傍晚，刚刚下过一场雨，
穿城而过的路面湿漉漉的， 医院的院子
里也湿漉漉的， 东一块西一块地汪着几
滩明晃晃的雨水。 在我的印象里，医院院
子的地面一直是平平整整的， 而雨水改
变了我的这点并不确切的印象。 我从此
知道了， 雨水竟还可以是试金石和校验
剂，不用谁亲手去测量，也无需谁开口说
话，只需要来一场不大不小的雨水，就可
以准确无误地判断出随便哪块院坝子平
整与否。 我们在院子里停好车，拉着行李
经过院子时，只能闪身腾挪，以躲过那些
亮汪汪的积水。 回到住处刚把行李放好，
便听见窗外响起密集的滴答声，推开窗，
天空灰蒙蒙一片，被突起的雾气蒙住了。
被蒙住的还有八家铺子山顶上空的落
日。 最初推开窗的时候，八家铺子山顶上
空的落日正挂在山顶上空， 在雨帘和雾
气组成的幕布后面， 像隔着厚厚的毛玻
璃看一盏微亮的白炽灯， 没有了我若干
次见到的光芒万丈。 但是， 仅仅几分钟
后，一切就都变了。 几分钟前，我还在猜
测这场该死的雨到底什么时候停下来，
还沉浸在雨水和雾气遮蔽落日的奇观
里。 为了不让雨水飘进房间，我随手关上
了玻璃窗，随后坐在窗前的凳子上，准备
记下这场雨； 还没来得及把脑海中一闪
而过的念头变成文字， 就发现窗外的雨
声渐渐地变小，然后彻底停住了；等我再
抬起头来时， 就看到了重现在八家铺子
山顶上空的浑圆的落日。 没有了雨水，雾
气也散去了，在这个初夏的傍晚，八家铺
子山顶上空的落日， 终于还是释放出它
的万丈光芒。 坐在窗前，透过经过若干次
风吹雨打、沾满污渍的玻璃窗，望着窗外
重新被落日笼罩的金碧辉煌的世界，我
惊呆了。

我想， 如果不是我们赶在又一场大

雨来临之前回到住处， 我无疑会错过这
样的落日。

出于同样的原因， 我又错过了多少
高原的日出日落、风霜雪雨？

落日时分的呷尔河

另一个初夏的傍晚， 我站在位于呷
尔河东岸的九龙县民族医院住院部四
楼，又一次看到非同寻常的呷尔河。

确切地说， 是呷尔河流经甘孜藏族
自治州九龙县城的一小段。

更确切地说， 是呷尔大桥和立壁桥
之间， 刚刚进行过河道疏通工作的那一
段，目测长度不超过五百米。

发端自崇山峻岭之间的呷尔河，全
长 123.5 千米，我看到的只是其中小小的
一段， 而且还是站在河流东岸半山腰一
栋五层楼房的一间屋子的窗口看到的。

医生办公室呈狭长型， 面壁摆了两
张电脑桌子、 两个文件柜子、 一张检查
床、一盆绿植，再有五六个人同时出现在
屋子里的时候， 就结结实实地显出屋子
的小来了。 我每周至少有两个早晨，作为
第六或第七个人出现在医生办公室里，
参与同事们例行的交接班工作。 到了傍
晚时分， 医生办公室里通常只有一个值
班的同事，那天，我是临时多出来的第二
个人。

呷尔河河道宽阔， 我在冬天初到这
里的时候， 河水还只是沿着西岸涌流的
一股，往东一侧的大部分河床裸露着。 我
后来有好多次散步从西岸的河堤上路
过， 循着哗哗啦啦的水声望见湍急的河
水， 关于呷尔河的最初印象被彻底颠
覆———远远看来细细的河流， 原来是一
道深厚的大水。 大约半个月前，裸露的河
床上突然驶来几辆挖掘机， 从下方的呷
尔大桥开始，一点点往上，不断将河床上
的砂石挖起， 倒进一旁排队等候着的大

货车车厢中，一车接一车，源源不断地运
走， 不知道运到哪个繁忙的建筑工地去
了。

我看到的河床上端是一处狭窄，像
一个啤酒瓶顶端的窄口， 挖掘机自上而
下作业到那里之后并没有停止， 而是自
上而下，又自下而上挖掘了至少两遍，直
到裸露的河床上出现几汪浑浊的小湖
泊。 没多久，小湖泊便连成一体，成了一
汪浑浊的大湖泊。 凭着河床中央留存的
那条高耸的砂石带， 宽阔的河床上出现
一清一浊、一静一动，泾渭分明的奇妙景
象。 昨天，或者是前天，河床中央那条高
耸的砂石带被刨出几个斜形的缺口，柱
状的河流于是像一幅卷起的画轴那样，
在河床上徐徐展开， 西边清澈的河水沿
着缺口哗哗啦啦地流进了东侧浑浊的湖
泊里，然后向着南方哗哗啦啦流去。

这个初夏的傍晚， 我站到住院楼第
四层的医生办公室窗口前， 一扭头便瞥
见疏通一新的呷尔河。 即将沉入对面八
家铺子山那边的太阳， 将阳光打在哗哗
啦啦的河水上， 为河面上泛起的水花镀
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辉， 一片片水花连在
一起，满河滩银光闪闪。

河西岸上耸立着几栋楼房， 落日的
照耀下， 可以清楚地看见它们和楼前的
街灯投射在地上的阴影———扭曲变形
了， 仿佛是在落日的余晖里做着最后的
挣扎。 一楼六层楼房旁边，耸立着“铭宇
汽修厂” 。 按照工作要求，从赶来这里开
始工作的第一天起， 我每天早晚都必须
在指定的手机软件上， 通过 GPS 定位和
人脸验证系统打卡，记得有几次，我站在
此刻站立的楼房里， 打卡显示的地点竟
然是“铭宇汽修厂” 。 很长时间里我都不
知道“铭宇汽修厂” 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现在知道了，却不免有些隐隐的担心，如
果有人仔细追究起来， 我该怎样才能解
释清楚———这隔着一条河流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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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雪飞飞二二郎郎山山
□ 刘乾能

没有一丝风。 漫山遍野，只是白茫茫
一片。

崖顶垂下的灌木枝条上， 挂满了亮
晶晶的冰凌。凑上前去仔细观看，原来这
些有着冰的质感的东西并非冰， 而是堆
积起来的雪花。雪花飘落，一粒一粒堆积
在枝条上，挤挤挨挨，在寒风中被冻结，
凝固，成就了眼前的景致。 低矮的树林，
每一根枝条都积着厚厚的雪， 白色的雪
花，映衬着树枝的黑褐、疏朗、简洁、明
快。一棵松树，树干挺拔，有二十多米高。
此刻，树冠大张，挂满了积雪。 靠近山谷
一侧的树枝上，因为山风反复劲吹，糊着
一层厚厚的雪团， 仿佛被某种外力无情
地捆绑着，收敛了往日的舒展。木本杜鹃
的树枝被积雪覆盖， 冻僵的叶片在严寒
中由墨绿变成黑褐，没有了往日的苍翠。
杉树被积雪包裹， 每一根枝条都吊着冰
片，像穿着一身洁白的盔甲。 悬崖上，垂
下一根根藤条，藤条上结满了冰，俨然一
枚枚悬挂的冰针，均匀、尖细、晶莹剔透。
那些密不透风的灌木丛， 此刻完全成为
雪的温床。至于山中的涓涓细流，因为雪
的到来， 或在山沟里铺陈为一片晶亮的
冰瀑，或化身为悬崖边硕大的冰柱，又或
在厚厚的冰盖下演奏着 “叮咚叮咚” 的
优美音律。

这是一场雪的盛宴。 雪，成为冬季二
郎山最狂野最张扬的霸主。 一片片雪花
从天而降，铺天盖地，前赴后继，肆意、决
绝。 它们飘落在树木杂草石头上，以一种
不容争辩的霸气， 将山林石草渲染成同
一种白。 在阳光的照耀下， 这白晶莹剔
透，简单而纯粹。 这种纯净的白。 或如虎

踞，或似龙盘，或显出不同的几何图案，让
人产生丰富的联想。

在二郎山上看雪，赏雪，玩雪，人融入
了雪，雪淹没了人。那一瞬间，思绪随着雪
花飘逸起来。 雪花飘落的时候，只是尽情
地释放自己，从不会顾忌其它。落在枝头，
落在花朵，落在溪水，落在枯木，于雪而
言， 注定只是一场偶遇。 它所能做的，只
是从天而降，前赴后继地飘向大地。 胸无
杂念，心无旁骛，是它始终坚守的主题。
雪带来的，显然绝不只是闲适、浪漫和安
逸。 雪在妆扮二郎山的同时，也给这座山
留下了别样的注解。

1951 年 3 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
军官兵在物资供应极端匮乏、 自然环境
极端恶劣、风险挑战极端严峻的情况下，
战风霜，斗严寒，住帐篷，吃野菜，在二郎
山悬崖开山筑路。没有机械设备，战士们
把麻绳捆绑在身上，将身子吊在半空，一
人扶錾子，一人挥铁锤，开凿炮眼，破石
掘进。 山高路远， 供给困难， 食物短
缺———为了保障基本生活， 部队专门抽
调战士，在树丛、荒草、乱石中挖野菜，找
野果。面对严寒缺氧的恶劣条件，面对少
油无荤的艰苦生活， 面对不断袭扰的毒
虫侵害，有的战士身患高原肺心病，仍带
病坚守岗位； 有的战士被落石砸伤了手
脚，简单包扎后又挥锤舞镐；有的战士发
着高烧面红耳赤， 吞下一把药片马上进
入工地；有的战士牺牲了，也只能就近掩
埋。王德全、唐时昌、孙学德、孙忠珍……
二郎山，镌刻着英雄的名字。那些没有留
下英名的低矮墓碑， 在雪飞如幻的二郎
山，透着刚毅与坚定，有着与山一样的巍

峨与挺拔。
曾几何时， 地处海拔 3000 米的二郎

山道班管养的 8 公里公路，是川藏路上的
咽喉地带。气候多变，弯急坡陡，给养路工
平添诸多困难。 可以想象，一边是崖边垂
下的冰柱，一边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当冰
雪覆盖、暗冰时现，听着防滑链碾压路面
冰碴时发出的“咔嚓” 声，手握方向盘的
驾驶员永远是提心吊胆的。因为他们都知
道，一旦发生意外，轻则撞到岩石，车损货
倾；重则坠下山崖，车毁人亡。“车入二郎
山，性命交由天” 。 看到路旁或悬崖下支
离破碎的车辆残骸，每一个路过的行人或
驾驶员，心头便都落满了雪，每一粒都刻
着冰冷的疼痛。

因了雪，从 1983 年 12 月起，这段路
实行车辆单向定时通行的交通管制。定时
单向放行，配备防滑车，铺撒防滑砂，单向
运行收尾车等制度， 创造了二郎山路段
30 年来首次实现冬季无死亡、无重伤、无
重大事故、无阻车、无纠纷的重大成果。

这些，雪是不知道的。雪，依然会在每
年的冬季， 甚至更早的时节悄悄飘落，让
原本葱葱郁郁的二郎山素裹银妆。 只是，
漫天的雪花下，一条五公里长的隧道从二
郎山腰穿越而过， 即便是大雪飞舞的寒
冬， 人们也不必再冒险翻越二郎山垭口。
纷纷扬扬的雪花，便和那些山花、鸟鸣、溪
水，和那一株株松树柏树，成就了二郎山
别样的景致。 透过皑皑白雪，人们依然会
看到身着印有桔黄色标志的道班工人，在
二郎山上公路上默默养护。曾经的全省交
通系统“五朵金花” 之一，二郎山道班，永
远是二郎山最美的风景。

山
野
读
碑

□

何

文

《说文》：“碑，竖石也。 ” 现代解释是：刻
上文字纪念事业、功勋或作为标记的石头。

能在名山大川题留墨宝的，名人、名文、名
笔三者至少居其一。

著名的景点能吸引更多的名人雅士，文人
骚客也愿意为名山大川留下墨宝，互为益彰。

名胜古迹的楹联匾额碑刻钟铭，成为了向
公众展示书法的载体。 碑上所刻的内容是史
学家们关注的，普通人更多是将其作为书法来
欣赏。 石刻， 犹如刊印在石头上的书法册页。
读碑阅石，也就成为了旅游的一项重要内容。

碑刻自然也成为了一个景点或建筑重要
的文化标记。 一个地方的历史与文化深厚与
否，读一读碑就能估算出七八分。

老君山作为天全县历史上的道教名山，在
时代的变迁中，早已衰落废败，但从人文价值
上看，碑刻依然不朽。

天门石是老君山第一道关口。 巨石天成，
不需要画蛇添足在上面题文刻字。

通向第二殿的台阶上去，左右两侧的平台
上赫然矗立着两通石碑。 地上荒草丛生，反更
衬托出石碑的高大与凛然气势。 石碑高约 2.7
米，宽 1 米，整个碑面上只有一个字，左侧是
“龍” ，右侧是“虎” 。 字净高 2.2 米，宽 0.90
米。 以草书的笔法，落墨后一挥而就。

左侧的“龙” 字，昂首向上，正蠢蠢欲动，
仿佛就要从石头上腾空而起，一飞冲天。 如果
是阴雨天，石碑上的“龙” 字沾了水，就真正的
活了，滴落身上的雨点不是来自天空，而是它
搅起的水珠。 山上雾气重， 缭绕石碑四周，不
是云飘雾动，而是龙在云雾间腾挪翻飞，呼风
唤雨。

与之相对的“虎” 字，俯身下山，带着凛冽
之势，似乎就要跃出碑面来。 对石碑进行测量
时，不小心触到了虎身，恰有一阵山风吹起，树
木摇动，好像真有猛虎即将跃出。

庙堂道观门前， 惯常陈列的是狮子等雕
塑，刻得威猛高大，张牙舞爪，以彰显威严表现
气势。 见得多了，就感觉落入俗套。 老君山别
出心裁，只树两通碑，左青龙右白虎，令人耳目
一新。

两字皆见功力！ 在技术不足的古时，字要
先写好后再按一比一的原貌描刻到石上。 这
么大的尺寸，尤其难得！ 遗憾的是没留下书写
的时间与题刻者的名姓。 只能结合石碑建筑

与道观兴衰，估计成明清的作品。
还有一块值得一说的石碑，独立于山巅的

莲花石丛中。
碑身略小于龙虎碑，却特别醒目，是老君

山保留下来的原有建筑的标志性代表。位置高
是它的第一个优势，站在远处，一抬头就能看
见。 又特意用红色油漆将题写的字填涂，变得
非常扯眼。 以我这个写字从小被父亲斥为“鬼
画桃符” 的书法门外汉看，真是写得好！ 书写
时应是笔走龙蛇一气呵成，很是潇洒，却给后
人留下了一个难题，碑上题写的是什么字？ 问
了身边好几位， 其中不乏对书法颇有研究之
人，对着照片端详半天，也不能确认。有人说上
面如两条游龙相戏的两字是“飞龙” ，正中的
大字，有人认为是“洞墨” ，有人以为是“洞界
宫” 。 涂填得这么醒目，难道就是提醒人们来
辩认吗？ 于是我对人讲述这个碑特别好，尤其
是上边的字。 引得大家刨根寻底追问，一定要
我说出到底好在哪。 把大家好奇心逗引出来
后，才慢慢说，好就好在不认识！常会引起一阵
大笑。 倒是左边落款的时间一目可识：“大清
光绪巳亥年” ，从而能确定是 1899 年碑刻。

书写者皆无法查证， 应证了高人在民间。
《道德经》言：“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
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 。 也许，书写者在用
行动践行这些观念。

字赋予石头文化。 立起来的碑，便是陈列
于大地上的一页页书法册贴， 供人们观赏，学
习，揣摸。

有缘的人，能将字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拓印
在心上。

愚笨如我者，能看个热闹，已是倍感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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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水而依，靠山而立，长流之支，青衣江
畔，于文笔之趾，此谓吾乡。

“长淮白浪摇春枕，故国青山接夜航” 。虽
不为举人士子，也不曾举于科试。可游子所依，
与之相伴，不过是故乡垂柳，亦不过是江畔之
思。 吾亦所思，吾恋所故，蓦然回首，只见江间
那人踌躇，低头沉吟，道思故。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青莲居士的
枕前念想，见得满霜落地，听得游子呻吟。 他
浪迹一生，放荡不羁。 亦名震长安，受赏玉真，
供奉翰林。 可一生归宿，不过是明月故乡。 愁
绪应明月，乡愁因心生。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只见得古道
瘦马，余晖退幕；受得西风萧瑟，风沙前尘；只
听得乌雀哀嚎， 游子哀叹。 马上的人回头，故
国的人眺望。 相看两不见，满眼盈泪眶，却已
是天人一方，所念其故，到头来不过空归一场。
乡之所寄，吾之所念，寄予乡思，望踏乡途。

天之全，亦是乡。 从二郎山巅俯视，落得
个青山绿水千州依，清秀翠丽万争艳。 见得春
日朗爽，闻得夏时蝉鸣，赏得秋分红枫，看去冬
之雪满山。古有“两岸猿声啼不住” ，今有喇叭
河畔猿属群立；不曾见“飞流直下三千尺” 却
也得青衣江水清流回溯；难以观“南朝四百八
十寺” 且在慈郎为君祈。 穿过阡陌纵横，立在
这乡土之间。 看文笔山塔屹立于山，龙湾湖岸
蛟龙潜游；感受湿地水城，薄雾缭绕，迷迭如
幻；看青涩群山，蜿蜒绵长，纵横千里。

踏过儿时的沥青小路，记得旧时小楼下的
摇椅蒲扇。 揣着路上捡起的白果， 闻着午风，
恬然入睡。 老道上砍去的百年银杏，了断我树
下往事。 等不到的那片落黄，回不去的童真年
华，空荡的前尘往事。 可仍记得，那年夏天它
欠我的那片银杏， 叫我怎了得执意的那片江
南柔情。 后来，念书到了它处。 仍见到过那种
大树，可终究不是那记忆里的那抹黄。 不曾留
下过家乡的痕迹，却偶然的一年冬天，在翻开
的一本旧书里，我看见那片不知何时拾起，依
然夹在书中的银杏。 那只是儿童的无心之举，
却像是十年前一场波涛，涌进十七岁少年的心
中。打乱了弥久的礁岸，退下了最温柔的海潮。
像梦中折碎的海棠花， 散漫地飘进秋波里，却
荡起了涌动的相思愁情。 我用指尖触摸着叶
片的茎梗，嗅着那个夏天的味道，原来什么都

没有变。 小心地夹回书里。 我试图忘记它的出
现，因为我希望下次再见到，它仍是一个惊喜。
我们总被生活困住， 忘却原来也有过那份美
好。模糊的童时，只有那片银杏被记住，记忆中
的故乡，被书中的银杏标记。默道着地久天长，
常言着平安相随。

为城市中的灯红酒绿而停留，却仍依恋着
市井中的烟火人气。 翻动着油锅边的臭豆腐，
握着瓦罐汽水；阿婆端上炸粉，巷间晚风道家
常；舀起烧锅里的豆花，看马溪山腰稻谷绿；簸
箕宴上品鸡豚，聆听土司旧尘事；白鸡盘里淋
肥汁，桥头堡瓦蔓青藤。我相信总有一盏灯火，
亮着我的念想；我知道总有一处巷道，留住了
我的乡愁。

故乡，不求你繁花似锦，只愿在来年春天，
与你应诺十年树下之约。

本版责编：农 夫 田 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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